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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饭局上聊起齐白石

乔叶

1

入了秋， 就该吃蟹了。 饭局总是老魏来张罗的， 对此

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 这种事， 他原本就是个热闹性子是

其一， 另一个要紧缘故， 我觉得就是源起于他爱标榜自己

的人脉广， 既是一向喜欢打肿脸充胖子， 自然就得经常为

了充胖子而打肿脸， 可不得张罗起一场又一场的饭局? 有

道说 “席面好摆客难请”， 如今这世道， 混得上饭局的，
多少都有些能耐。 可有些能耐的， 整日里都忙慌慌的， 谁

有空总来吃他的饭呢。 这就显出了老魏朋友多的好处。 他

的朋友场子铺摆起来， 那简直就像超市一样， 工农士， 商

学兵， 天南海北， 五行八作， 因为老魏的撮合， 谁谁谁都

能凑到一起吃顿饭。 这种饭局有个名堂， 上等说法是神仙

饭， 中等说法是江湖饭， 下等说法叫糊涂饭， 总之是铁打

的东家流水的客， 走过路过不好错过。
如同老魏的哼哈二将， 我和老胡常常陪同在这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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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几乎可以说是老魏饭局的标配。 老胡是因为两点： 一

是酒量大， 镇得住； 二是会胡说， 扯得开。 我也是因为两

点， 恰恰和老胡相反的两点： 一是酒量小， 外号李二两。
老魏说， 这酒量小嘛， 某种意义上其实也算是个优点。 因

为小， 不会成为目标， 也就不会醉。 这样的话， 纵使一桌

子人都喝趴下了， 也有个脑子清楚的， 保得住底儿。 若说

这理由有些勉强， 第二点呢， 论起来还不如第一点， 就是

不会胡说， 太较真。 因为较真， 和老魏刚认识的时候有好

几回都是不欢而散， 老魏后来说， 觉得我这样的也挺有意

思的， 每次争争吵吵的， 也不真伤和气， 还会搞出个小话

题来， 一直到下次的饭局上都足够回味。 饭局这事， 可不

是得要有个什么由头吗? 或是今儿下雪， 或是明儿冬至，
抑或是桃花开， 再或是杏花落， 都是看得见的由头。 托个

什么情， 办个什么事， 把上个饭局留下的尾巴续接起来，
都是看不见的由头。

今天这饭局， 看得见的由头是吃蟹， 看不见的由头

里， 也不知道其他什么， 由我这里捋出来的， 倒是有一

条： 画。 去年发了一笔小财， 今年上半年我把老房子装修

了一下， 墙上空落落的， 得补壁， 就想托人找省里的名画

家给画两幅， 一打听， 还挺贵的， 就有点儿心疼肉疼。 老

魏咣咣咣地拍着胸脯子说， 就那几张纸， 还值当花那钱?
老哥儿请两个画家吃顿螃蟹， 就把这事给你办了。 你不是

有点儿底子吗? 要是想学， 那顺带把老师也给你请了。
底子这话， 让我既有点儿脸红， 又有点儿蠢蠢欲动。

就像那些被老师当堂念过作文的人以为自己都能当作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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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小学时候， 我的美术课没少得满分， 这让我一直觉得

自己有当画家的潜力。 中年之后稍微有了些空， 便把笔墨

纸砚齐齐地备下了， 可到了这把年纪， 多少也知道点儿天

高地厚， 没敢贸然下笔。 就只先看画册， 吴昌硕， 张大

千， 李可染， 李苦禅， 齐白石……越看越不敢画， 也越看

越明白， 所谓的潜力， 不过是一种哄着自己开心的幻觉，
却也是越看越有兴致。 尤其是齐白石。 我看得最多的就是

齐白石画册。 越看越喜欢， 简直是迷上了这个老爷子。 说

句不怕牙倒的话， 如果和他生在同一个时代， 如果他也看

得上我， 要是个男的， 我一定求着给他当门徒。 要是个女

的， 哪怕当个丫鬟呢， 我也很愿意上赶着伺候他哩。
画册看了个差不多， 近日翻来覆去读的是他的自传，

叫 《余语往事》， 顾名思义， 是他口述别人记录的， 记录

的人叫张次溪， 文笔不错， 虽然肯定把老爷子的原话整理

掉了不少， 但老爷子的气场真叫强大， 一翻开书就能感觉

到那股子劲儿劈头盖脸而来。 什么劲儿， 说不清道不明，
反正只是他特有的， 独一份儿。

2

六点多， 客人陆陆续续到齐了。 果然有两个画家， 一

个姓叶， 穿着白色中式对襟棉麻布衣， 盘着琵琶扣。 跟着

一个女孩子， 穿着旗袍， 旗袍颜色月白里又泛着极淡的天

青， 有点儿汝窑的意思， 说是助理。 一个是省画院的专业

画家， 姓郑。 个子不高， 平眉细眼， 家常蓝色夹克。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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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是省文联的一个领导， 姓宣， 是副巡视员， 按照惯例

职位要往高处抬， 大家都称宣主席。
落座完毕， 老魏又正式介绍了一番。 听着老魏口称两

位画家是大师， 我和老胡也跟着叫大师。 到了我的时候，
老魏指着我对两位画家说， 这小李子以后可就是你们的预

备学生啦， 你们一个体制内一个体制外， 无论哪个路数，
双管齐下也好， 都得把他教出两笔来呀。

明知是场面话， 对于老魏这样给我随随便便找老师，
我还是不开心。 连忙说， 我一点儿道行没有， 离大门口还

十万八千里呢， 怎么配给两位大师当学生。 老魏惊讶道，
咦， 上次我听你说起齐白石， 头头是道哩。 我说那是你离

大门口还有十万九千里。 众人就笑。 叶画家说， 李兄既然

是魏兄的朋友， 一定是高人， 我哪敢当老师呢? 何况还有

郑大师在此。 李兄呀， 要不这样， 咱们一起给郑大师当学

生吧。 一起， 一起。 说着便举杯。 郑大师一边含笑推却，
一边也举起了杯。

喝了几杯见面酒， 服务员出去催菜。 汝窑起身， 袅袅

婷婷地给大家添了一遍茶。 大家钦羡叶画家有福， 说整日

里有这样画一般的人儿当助理， 怎么能画不出好画儿呢。
叶画家感叹道， 比起白石老人， 在下还真是惭愧， 惭愧。
就说起了齐白石一般人不能企及的旺盛的荷尔蒙。 说这老

爷子， 可真是乱世里的一朵奇葩， 啥都没耽误。 长寿是不

用说了， 九十三呢， 放到今天也是长寿。 钱也是不用说

了， 越到老越多金。 女儿呢， 五个。 儿子吧， 七个。 这就

是一打了。 最小的儿子出生时， 老爷子都七十八了， 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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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 我说不是七十八， 是七十四。 叶画家说， 我怎么记得

就是七十八呢， 挨着八十边儿了。 我说， 写那文章的人肯

定没有做好功课。 这有个缘故。 本来他就按老规矩虚说了

两岁， 七十三岁那一年， 他又按照算命先生的嘱咐跳龄避

灾， 又虚说了两岁。 所以他的七十三是七十七， 七十四是

七十八。
都对都对， 别论这个了。 往下说女人呗。 老魏呼喝

道。 叶画家说， 齐白石从来都没缺过女人， 还没名气的时

候就有俩， 正房叫陈春君， 偏房叫胡宝珠， 后面还有俩，
一个好像姓夏， 也叫什么珠， 另一个好像姓伍， 都没有名

正言顺。 直到去世那一年， 老爷子还想娶个二十二岁的，
四十四岁的他还嫌人家老哩。

老胡说， 对对对， 那个夏什么珠我也知道———夏什么

珠来着? 这是冲着我问， 我便答是夏文珠。 老胡接着说，
他看过一部电影， 是讲新中国成立初期齐白石和领袖的事

儿。 夏文珠那时候就是伺候齐白石的， 两人夜里不在一起

睡。 齐白石找钥匙， 夏文珠还得披上衣裳进来帮着给找，
啧啧， 正经得很。 后来又在微信上看过一篇文章， 却不正

经得很。 说是那个叫胡宝珠的偏房还是正房给找的哩， 那

时候齐白石刚到北京， 这大的怕他不能料理生活， 亲自过

来给找的小， 还真叫是贤妻偕美妾。 啥叫齐人之福? 这才

叫齐人之福呢， 人家又姓齐!
老魏笑道， 你这可是胡扯， 是封建大男子主义妄想

症。 他大老婆是文盲， 大字不识的小脚妇女， 那个世道乱

成那样， 她能跑那么远的路? 叫你再夸张夸张， 你还会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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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婆给小老婆伺候月子哩， 还替她带孩子哩。
可不是咋的， 真有这事。 那文章里真写有这个， 哄你

们是狗! 老胡急了。
哎哎哎你把话说明白， 是哄我们我们是狗， 还是哄我

们你是狗?
…………
众人说笑着。 老魏笑得张牙舞爪， 郑大师笑得噙不住

烟， 叶画家笑得眉毛抖， 汝窑尤其笑得银铃作响， 花枝乱

颤。 宣主席一直矜持着， 此时脸上也如春冰初融。
老胡叫嚣着， 非得让我替他分证分证。 我便说， 我看

过齐白石的传记， 这事果然是真的。 那个女人叫胡宝珠。
齐白石在自述里说到陈春君： “恐我客中寂寞， 为我聘了

宝珠， 随侍照料。” 也交代了宝珠生头胎的时候， 陈春君

不放心， 赶来北京伺候月子， 不仅白天照顾孩子， 晚上也

搂着孩子一起睡。 陈春君死后， 胡宝珠被扶了正。 给齐白

石当妾的那年， 宝珠才十八岁， 扶正那一年是四十二岁。
老爷子还办了隆重的扶正典礼。

扶正有那么重要吗? 汝窑问。
扶正可是大事。 郑大师一脸严肃。
小老婆不能上家谱的。 老魏说。
也不能入祖坟。 老胡说。
我说， 老爷子在书里自述， 扶正典礼时， 他首先郑重

声明： “胡氏宝珠立为继室!” 然后是在场的亲友签名盖

印， 最后是老爷子在族谱上批明： “日后齐氏族谱， 照称

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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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啊， 小美女， 要是嫁人可得上心， 要当就当正

室， 可别让人哄了， 到了儿还得给扶一下。 老胡对汝窑

说。
这话说的。 众人都看叶画家， 叶画家微微笑着， 说，

这话我也说过。 不过， 如今的孩子们， 可不一定这么想。
众人又看汝窑， 汝窑正低头刷着手机，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

子。 忽然， 迎着众人的目光， 莞尔一笑， 瞪着猫一样圆溜

溜的眼睛， 欢悦道， 来热菜啦。 好呀好呀。
这道热菜是炖牛腩， 自然也少不了萝卜。 萝卜正应

季， 闻着味儿就知道地道得很。 众人互相谦让着分到碗

里， 汝窑尝了两口， 说道， 盐放得有点儿多了吧。 老魏连

忙接茬， 说可不是咋的， 服务员服务员， 添茶添茶。 问你

们大厨一声， 这是怎么弄的， 莫不是把卖盐的打死了? 汝

窑又是莞尔一笑， 又一脸天真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咸吃萝

卜淡操心吧。
手机铃响， 汝窑便放下汤勺， 拿着手机， 袅袅婷婷地

出去了。 待她出了门， 一桌子男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便同时大笑起来。 老胡指着叶画家道， 叶大师， 你调教出

来的好人儿， 我服了服了服了。

3

一道荤， 一道素， 一道甜， 一道咸， 热菜就这么慢慢

地起着。 服务员介绍说， 刚上桌的这款是新品， 有个名

目， 叫做 “黄金肉”， 据说是猪颈背上最嫩的那一点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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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儿肉不仅是嫩， 营养价值也高， 富含有机铁、 脂肪

酸、 蛋白质……该含的好东西都含上了。 这么好的肉， 平

均下来， 每头猪身上大概只有六两， 因此又叫 “黄金六

两”， 是有钱也不容易得的。 虽是纯肉的硬菜， 做出来却

不腻。 据说是用黄芥末和藏红花汁儿调配出来的， 看起来

果然很黄金的样子， 下面垫着几片鲜柠檬去腥解腻， 品相

颇为清新华美。
为了这个， 大家碰了一次杯， 感慨着如今的生活真是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便埋头吃起来， 口感自是十分怡人。
寂静中， 包间里回响着咂嘴之声， 微微有些尴尬。 老魏便

没话找话说， 问叶画家忙啥呢? 最近有啥大作? 去采风没

有? 叶画家说他国庆节那几天到豫东下了个基层， 文艺界

不是正倡导和基层 “结对子” 的吗? 他 “结对子” 的县

有个挺有名气的 “画虎第一村”。
哟， 你这还挺有觉悟的。 老胡说，
惭愧惭愧。 不过， 在下虽然在体制外， 却一直是向着

体制内的高标准看齐和靠拢的。 叶画家一边说着， 一边用

手掌示向郑大师和宣主席， 说， 我这一颗红心， 请组织明

鉴。 宣主席说， 点赞， 点赞。 郑大师说， 记得宣主席和这

个村子有渊源。 宣主席说， 是啊很熟。 那时我还在豫东工

作， 这个村子是我最早关注起来的。 我和这个村子， 缘分

不浅呢。
怪不得呢。 叶画家惊叹。
这个村子有福， 有福。 老魏老胡同声感慨。
宣主席说， 他在的时候， 请了不少名家去指导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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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办画展， 又建画廊， 还培养了一批经纪人。 他走时， 这

个村子已经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 村里的绘画也已经初步

产业化了。 听说近几年当地政府还把这里的绘画产业和新

农村建设结合到了一起， 怎么样? 如今应该更红火了吧?
叶画家正沉吟着， 汝窑说， 村里没几个人， 挺冷清

的。 叶画家咳了一声， 道， 也许是因为国庆放假， 村民们

都走亲戚去了。 又对汝窑道， 什么冷清， 那叫安静， 乡村

田园的安静。 老胡道， 农村还受放假影响? 如果是个名

片， 那不应该人更多? 叶画家正在夹菜， 没应答。 老魏接

过话茬， 说的却是 “黄金肉”， 说齐白石要是看见这么漂

亮的菜， 指不定会画出多好看的画哩。
“黄金肉” 若是摆在齐白石面前……我想起他的祖母

马孺人。 齐白石少时家境极其贫寒， 却爱读读写写画画，
在没当木匠之前， 每天忙完了放牛打柴的事， 回到家就开

始潜心纸墨意趣。 祖母劝他： “三日风， 四日雨， 哪见文

章锅里煮? 明天要是没有了米吃， 阿芝， 你看怎么办

呢?” 后来感叹道： “阿芝， 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支笔。 现

在我看见你的画， 却在锅里煮了!”
小李， 你说是不是?
原来老魏是对着我说的。 我也只好接上， 说齐白石指

定不会画这个。 为啥? 因为他不喜欢画新东西。 他画的都

是自己烂熟于心的老物。 你瞧他画的那些个东西， 蜻蜓蚂

蚱螳螂蟋蟀， 蛾呀蝶呀蜂呀蝉呀， 还有那些个花， 菊花荷

花桂花梅花， 哪一样不是别人画了千百遍的? 他画的人

物， 也都是从芥子园上扒下来的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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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都说他是改革派吗? 改革到哪儿去了? 汝窑问。
叶画家接了茬， 说改革哪有从里到外剥净了改的呢?

再改革也是在老底子上改。 齐白石有他的老底子。 他当过

木匠呢， 芝木匠芝木匠嘛。 木匠活儿分大器作和小器作，
大器作是粗活， 小器作是细活， 齐白石学的就是小器

作……
先学的大器作， 后来发现大器作被小器作瞧不起， 才

赌气又学的小器作， 然后才在小器作上立了根基。 我说，
这小器作有一样技法， 就是在家具上雕花。 既雕必得会

画， 他这才画起来。 起初画得粗糙， 二十岁那年， 他在一

个主顾家里见到了残本的乾隆版 《芥子园画谱》， 便借过

来， 勾影了半年， 自学成的才。
那这芥子园也是厉害啊， 让他学半年， 就能成才? 赶

明儿我也学学。 老魏说。 老胡说， 你还用学? 你就只管画

起来吧， 反正铁定是张飞李逵的风格， 也能自成一派。 老

魏说， 我画成了送你， 你可得要。 老胡说， 想让我要， 除

非你倒贴两千。 老魏说， 两千就两千! 不过你得挂起来。
老胡皱眉叹气苦思了一会儿， 无奈道， 好吧， 挂挂挂， 给

你挂个好位置。 老魏说， 挂哪儿? 老胡说， 挂大门上嘛。
当门神满够。

说笑了一番， 郑大师道， 说是成才， 也不过是比较着

他以前不成才的时候去说的。 芥子园虽然能打底子， 可这

底子才有多厚? 他被当时传统的主流文化排斥， 进不到他

一直想进的传统文人画的圈子里， 还不就是因为没文化?
叶画家点头道， 是啊。 从他年轻时候， 主流就不认他。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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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木匠时给人家画画， 有些人只要他画， 不要他题款。 他

给人刻的章， 也被人磨平， 去另给人刻。 就是这样没地

位， 被人瞧不上。 所以他才一大把年纪去当北漂， 才有了

所谓的 “衰年变法”。 郑大师说， 这是一个内因， 他的变

法还有外力， 那时节， 他恰好碰上了新派的徐悲鸿林风眠

刚从海外归来， 还结交了一个姓陈的， 叫什么来着， 学问

很好……
叫陈师曾。 免得被点名问， 我主动接上话茬， 说这陈

师曾的学问不是一般的好， 他的家学在民国时期也是数一

数二的厉害， 他的祖父当过兵部侍郎、 湖南巡抚， 他的父

亲陈三立当过吏部主事， 是著名诗人。 他的兄弟是国学大

师陈寅恪。
哦， 是吧? 他被这么一票人鼓动， 才下定决心去首创

红花墨叶派———
红花墨叶派不是齐白石首创， 吴昌硕早就这么搞过。

这陈师曾是吴昌硕的弟子。 我又说。
哦， 是吧? 郑大师停顿下来， 喝了两口茶， 说， 我对

吴昌硕知道的不多。 只记得他那时位置比较高， 相当于国

家级美协主席吧? 画坛老大。 我说是。 叶画家说， 这两人

的关系好像不大好。 我说早期还是挺好的。 齐白石刚出道

的时候， 很崇拜吴昌硕， 还托人到上海请吴昌硕定润格

呢。 以吴昌硕当时的权威， 他给谁定润格， 谁就有饭吃。
定润格的时候， 吴昌硕还赞齐白石： “其书画墨韵孤秀磊

落， 兼善篆刻， 得秦汉遗意。” 两人闹翻是因为他们的作

品同时被陈师曾送去日本参展， 吴昌硕的画是主角， 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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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卖出去， 齐白石的画作为配角上演了一出大逆袭， 卖

得精精光光， 齐白石自己说： “……卖价特别丰厚。 我的

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 山水画更贵， 二尺长的纸， 卖

到二百五十元银币。 这样的善价， 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

的。”
善价， 就是高价的意思吧? 汝窑说。
咦———这妞真聪明。
过去的人真有意思， 说贵不就得了， 还善不善的， 这

么扭捏。 老胡说。
不扭捏， 挺直接的呀。 钱多就善， 钱少就不善嘛。 贵

了就善， 便宜了就不善嘛。 汝窑耸耸肩， 我要加油， 当个

大善人!
哄堂大笑。
为这个闹翻， 听起来是吴昌硕小气。 叶画家说。
是不好大方的呀。 老大被小弟打脸， 那心里会好受?

汝窑说。
我说， 也没有明着闹翻， 只是彼此不再来往了。 齐白

石卖了善价的消息传回国内， 吴昌硕挂不住， 就酸不溜丢

地对别人说： “北方有人学我皮毛， 竟成大名。” 这话辗

转到齐白石耳里， 齐白石也没说啥， 只是刻了一方印， 印

文是 “老夫也在皮毛类”。
郑大师说， 这话倒是有出处的， 原是大涤子石涛的，

是石涛在 《赠刘石头山水册》 这幅画上的题诗： “书画名

传品类高， 先生高出众皮毛。 老夫也在皮毛类， 一笑题成

迅彩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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